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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歸結全本論文各章的重點，並分別以「在 1960 年代戲劇藝術環境下

姚一葦的再創契機」、「《孫飛虎搶親》和《碾玉觀音》的進步意義」、「《孫飛虎搶

親》和《碾玉觀音》劇本的再創優勢」和「劇本再創模式典範」來總論本論文的

研究成果。 

 

一、   在 1960 年代戲劇藝術環境下姚一葦的再創契機 
 

一九六０年代以前，馬森先生稱我國該時期的戲劇作品為「擬寫實主義」（或

「假寫實主義」）作品154，當時國內劇作家一心嚮往西方的寫實主義創作，然而，

由於改革社會、拯救國家的心理過於急迫，大多數的劇作都不過襲取了寫實主義

的外貌，精神上卻是浪漫主義的抒情方式，再加上理想主義的思想內容。這種政

治訴求混合在藝術環境的情況，無形中侷限了創作者的藝術匠心。那時，有一個

人刻意走出這被奉為正統的窠臼，默默地尋找戲劇的出路，那個人就是姚一葦。 

一九六五年，姚一葦先生發表了第二部劇本作品《孫飛虎搶親》，此作品反

應出姚一葦先生已接受西方現代戲劇的影響，並有意對中國傳統劇場進行探索、

傳承與借取、改造。而一九六七年，一葦教授再次以《碾玉觀音》劇作，轟動當

時的戲劇界，《碾玉觀音》的發表，再度彰顯一葦教授企圖對傳統題材進行顛覆

與再創的前衛精神。 

在一九七八年之後，姚一葦教授更主持「實驗劇展」。在劇展期間，一葦教

授特重創造性，目的便是要打破在政治操控下已呈僵化的寫實主義桎梏。 

對於戲劇的理念，姚一葦有其獨特的堅持，他相信戲劇等於文學，因此非常

重視文本（Textuality）的深度與內涵，他一再強調戲劇是文學的一環，必須具有

高度可讀性。因此，不論從事什麼樣的戲劇創作拼貼，他都力求美學、結構、形

式與內容並重呈現。 

在姚一葦先生的劇作中，常給人有穿著西方現代劇的外衣，裡面卻包覆著中

                                                 
154 馬森〈姚一葦的戲劇〉《聯合文學》第十三卷第 8 期，1997.6，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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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孫飛虎搶親》與《碾玉觀音》為例  

論姚一葦的劇作技巧 

國傳統嚴謹致學精神之感。在其一生十四部劇本作品中，借取自古典題材的改

寫，共計有《孫飛虎搶親》、《碾玉觀音》、《申生》、《傅青主》、《左伯桃》、《馬嵬

驛》六部。關於此種借取自古典題材的再創風格，姚一葦教授曾留下許多創作理

念的宣說，不僅如此，許多學者也注意到他的這種創作模式傾向，並加以討論。 

這些改寫作品的再創動機，就在於一葦教授企圖結合我國傳統與西方、古典

與現代的各種元素、媒材，在大家熟悉的古典故事中，注入當代人的概念，討論

當代的議題；並透過他個人的人生觀照，對情節、人物，重予創造，使古典著作

重生，再次重生在現代人眼前，並且除去古老社會的形象，以特屬於我們這一時

代的感情和思維，呈現具時代意義的形塑風貌。 

他認為劇本再創造的價值，在於注入再創作者自己的思想、觀念與哲學。因

為，戲劇要強調的並非只是故事而已，故事可以是舊的，盡人皆知的，創作者如

何在舊瓶裡裝入新酒，賦予新意義、新生命，或者給予現代化，才是最重要的關

鍵。 

一葦教授樂於以改寫再創手法，使傳統故事再生，躍上現代舞台，並在「再

創」歷程中，注入「原創」精神，進而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戲劇風格。 

 

二、  《孫飛虎搶親》和《碾玉觀音》的進步意義 

 

在六部姚一葦先生借取自古典題材的改寫作品《孫飛虎搶親》、《碾玉觀音》、

《申生》、《傅青主》、《左伯桃》、《馬嵬驛》中，若以情節改編與人物形塑來討論，

僅有《孫飛虎搶親》與《碾玉觀音》是採完全顛覆、徹底改造的方式，做出一大

跳脫的改寫再創；其餘四部作品《申生》、《傅青主》、《左伯桃》、與《馬嵬驛》，

在劇情結構上，皆是盡量忠於原著或歷史的情節，(六部作品詳細討論，請見本

論文第貳章第五節)。 

姚一葦在《孫飛虎搶親》劇中打破了愛情的虛妄，又瓦解了主僕的階級關係，

正邪的判斷也不再是刻板印象。此部再創作品，不僅跳脫傳統故事的情節窠臼，

更傳達出具現代精神的進步意義，如：現代人自我意識的覺醒與尋求自我角色的

定位。此外，人們對慾望熱切追求所產生的空虛與迷惘，亦是一葦教授刻意突顯

的虛妄。 

《孫飛虎搶親》出現的年代，多數人的自我意識覺醒尚處於「啟蒙」階段，

崔雙紋最後的一席話，表明了姚一葦眼中某些現代人的特性：「有一種習慣存在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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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裏，使你習慣一切的誘惑和一切的壓力；『你』沒有真正的選擇卻有真

正的被選擇，『你』似乎不怕被人欺！」
155人習慣持續地追求，追求得不到的生

活，享受誘惑和伴隨追求而來的壓力，卻不曾真正明白自己的初衷，然而茫然不

知是安逸而苟且的，即使是不合理，也好過覺醒後發現一切紛擾本是徒勞無物的

體認。畢竟不明究理的堅持比釐清自己慾望的本源要來的容易多了。 

 姚一葦逼迫讀者或觀眾要覺醒，不再「躲」在衣服裡、「躲」在洞裡，這樣

的要求使劇中人與觀賞此作品之人，感到非常焦躁不安與手足無措，然而這正是

姚一葦再創此劇的進步意圖。 

而《碾玉觀音》，在人物關係及個別角色性格上，姚一葦先生都作了重大

的改變。經由這些細節改編，直接反應出一葦教授對於此劇本的再創精神。姚先

生以此劇本中崔寧拙樸的「藝術家」形象，具象了藝術創作者那股熱忱、單純追

求浩翰的藝術汪洋的動力，努力提昇生命內涵與境界，為夢想、為痛苦、為希望

破滅的人，持續創作的堅持，更反應出投身藝術工作的一群，不變的執著與至誠、

至善之性情。這樣的再創意圖
156，使此部劇作成為一本討論藝術境域和現實世界

衝突的劇本，所傳達的便是他那對藝術的堅持，和如頑童般的實驗精神，寧可孤

獨，也不願盲從世俗。 

這股強大的創作意念，使接受到此一訊息的我們，感受到藝術家面對著無

垠的宇宙，體會生命力、命運感的悸動。他們思考著人類的前途、未來，內心永

遠是怒濤千丈，波瀾洶湧，時時刻刻都被一些思緒強烈的衝擊著。為了捕捉「美」，

為著創造亙古的「永恆」，藝術家們潛身在藝術領域，廢寢忘食，鞠躬盡瘁的創

作，不顧功名利祿、金銀美眷，甚而連維持生存的基本三餐都無暇顧及。於是，

當現實趁機給予殘酷的刺激、打擊，最悲壯的悲劇便由此產生。從這個角度出發，

姚一葦教授賦予《碾玉觀音》一劇在藝術生命上全面的勝利。 

崔寧的理想，秀秀懂得，她代表著一位藝術家的知音；然而她也僅止於

「懂」。吾人設想一葦教授大概深有感慨，雖說藝術家並不乏知己，但在追求與

堅持藝術理念的道路上，卻總是相當寂寞。 

《碾玉觀音》在一葦教授的再創下，不僅劇中人物有了豐富的骨肉，亦完

成了合理漸進的生命層次描述。在整體情節發展上，有了含蓄蘊藉的指涉之外，

                                                 
155 姚一葦〈孫飛虎搶親〉《姚一葦戲劇六種》，（台北：華欣文化公司，1975），頁 161。 
156 姚一葦〈回首幕帷深〉：「此劇雖然根據的是宋人小說，但是我做了徹底的改變，從鬼的世界

轉化為人的世界，更把崔寧提升到藝術家的境界。」《戲劇與人生》， (台北：書林出版社，

1995) ， 頁 34。 

 - 147 -



以《孫飛虎搶親》與《碾玉觀音》為例  

論姚一葦的劇作技巧 

藝術理念也提升了境界。這些成就都再次證明了一葦教授在改寫歷程中所展現的

原創精神與進步意義。 

 

三、 《孫飛虎搶親》和《碾玉觀音》劇本的再創優勢 

 

    關於姚一葦教授的兩部戲劇改寫作品之再創優勢，可以從所運用的現代西方

戲劇理論與現代戲劇元素兩方面來說明。 

 

（一）現代戲劇理論的運用 

在現代戲劇理論方面，姚一葦教授自五０年代後期，開始閱讀吸收大量當代

的西方戲劇理論與劇作，這些努力反映在他的接下來戲劇作品中157。一葦教授不

但企圖對這些學說有更深入的了解、吸收，更期望將其實踐在他的劇本創作，誠

如他自述：「空談理論，往往隔靴搔癢，自己無論如何要做點帶頭的工作。」158

他的劇作改寫，之所以能令人有「眼睛為之一亮」159之感，便是因為他不但對中

國傳統戲劇吸取、借鑑，更顯露出融合了西方現代戲劇理論的新意。 

                                                

    在本論文中，初步整理了姚一葦教授論述之〈戲劇本質論〉中的「戲劇意志

論」、「戲劇動作論」、「戲劇幻覺論」及〈戲劇形式論〉中的「戲劇時空觀」，並

完成以其理論來檢視《孫飛虎搶親》和《碾玉觀音》的戲劇實踐。 

    以《孫飛虎搶親》來說，我們可說崔雙紋、阿紅、孫飛虎與張君銳所碰觸到

的是屬於「內在的意志衝突」，來自主角本身，這樣的「戲劇意志量」雖然非常

的微弱，不能打破現狀，或造成平衡的破壞，只能製造一陣紛擾，使《孫飛虎搶

親》劇閉幕時，又回到開幕時的狀態，但在劇中每一位主人翁，內在都產生了自

我角色與命運的覺醒。在此劇中，雖然戲劇之意志量微弱，然而，劇中角色命運

的紛擾與對其身分的覺醒，卻擁有完整的開始與結束，符合「戲劇動作的完整

性」。並且，一葦教授在此劇中，也投入了深刻的創作意旨，劇作家希冀由這一

荒唐的搶親始末，引發觀眾進行內在知覺活動，這便是動作依附主旨而產生，主

旨通過動作而顯示。 

雖然在幻覺處理上，《孫飛虎搶親》中詩化、冗長、重複的對白，似乎破壞

 
157 馬森〈姚一葦的戲劇〉：「兩年後（一九六五），姚一葦先生在《現代文學》發表他的第二本劇

作《孫飛虎搶親》，……此劇不但表現了他開始受到寫實主義以後的西方當代劇場的影響，同

時也顯示出他對中國傳統劇場的探索與借鑑。」《聯合文學》第十三卷第 8 期，1997.6，頁 52。 
158 姚一葦〈回首幕帷深〉，《戲劇與人生》 (台北，書林出版社，1995)，頁 33。 
159 馬森〈姚一葦的戲劇〉，《聯合文學》第十三卷第 8 期，1997.6，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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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觀眾的幻覺效應，使其有機會自整體戲劇幻覺中疏離出來，但以當時一葦教授

接受了許多現代西方戲劇風格的影響來看，這是他嘗試「詩化劇場」的必然結果，

亦可能是因為此作品本身即充滿實驗性之緣故。 

          不同於《孫飛虎搶親》中主角之「自身的衝突」，在《碾玉觀音》中，崔寧

與秀秀遇到的阻礙與衝突相當複雜，有「外在的」，來自家長（韓郡王夫婦）、來

自貧困現實生活壓力（如粗魯的顧客甲），亦有「內在的」，來自主角自身的心態

（如私奔後崔寧的矛盾心態和十三年後不願念兒和崔寧相認的秀秀心態）…等。

如此複雜的阻礙，造成多重衝突，並且衝突的強度愈形漸強。戲劇因「衝突」而

產生，並向前推進，衝突的強度與意志的強度成正比，意志愈強，衝突就愈強。

因此，《碾玉觀音》在整體觀賞上，給人一種幽幽的沉重感。  

在「情節」方面，三種情節的「有機部份」，「急轉」、「發現」與「受難」，

與兩種情節的「構成部分」，「糾葛」與「解決」，在《碾玉觀音》豐富的情節結

構中，都具備了。 

    另外，《碾玉觀音》作品也確實呈現了一葦教授所強調的「統一的主旨」。他

說：「任何一部作品，都有作者的思想在，那或明或暗地傳達出來的作者思想，

即是作品的主旨。」160作者將自己的藝術生命，透過作品表露出，自作品中將其

理念宣達出，即是他所謂自作品中傳達出來的完整思想或主旨，乃是主旨的統

一。一葦對於《碾玉觀音》這部劇本，有極深入的意旨處理，是出於悲天憫人的

人生觀照。在本質上，此劇的基調是純東方的、中國的，也可以說是姚一葦特有

的，不假借於任何人的一套思維邏輯。 

    最後，一葦教授於《碾玉觀音》這部劇本中安排的時空發展，是兼具「延展

型」和「集中型」二種，全劇經歷時空雖長達十五年多之久，然戲劇動作卻是壓

縮集中在四個片段上發生。 

以上，說明了姚一葦教授在《孫飛虎搶親》和《碾玉觀音》兩劇劇本安排中，

現代戲劇理論的實踐成果，(詳細的戲劇理論運用分析，請參照本論文第肆章第

四節與第伍章第四節) 。 

 

（二）現代戲劇元素的運用 

此部分，首先以「戲劇結構」說明一葦教授將現代戲劇元素應用於劇作改寫

上的優勢。 

                                                 
160 姚一葦《戲劇原理》，（臺北：書林出版公司，1992.2），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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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蔚然首先注意到，《孫飛虎搶親》劇中，幾乎所有的人物或事件都有兩個

身份或兩種版本，整體結構與局部結構皆然。劇作家在劇本中，以數字邏輯呈現

其意圖設計的錯置與混亂，這反映了劇作家清晰的思緒與幽默。數字本身代表明

確的邏輯符碼，而《孫飛虎搶親》一劇所欲彰顯的卻是社會角色認同之顛覆與劇

中人對自身命運的迷惘，清晰與混亂兩方面在同一軸線並行呈現，是劇作家獨到

的巧思。 

而在《碾玉觀音》劇中，姚一葦教授以象徵性與詩劇性手法作為橋樑，將我

們從傳統引渡到現代，這是一次大膽卻也相當成功的移植嘗試。一葦教授以懸宕

的手法，成功將本劇的關鍵──玉觀音引出，且由四丫環將氣氛渲染得神秘而撲

朔迷離，使觀眾好奇心、探索慾達到頂峰時，再突然插入一段鬼故事，此鬼故事

不論在情節或功用上，吾人皆認為有宋代話本《碾玉觀音》故事的影子。一個彷

如娛樂、刺激的插曲，使觀眾高漲的情緒能暫為鬆弛，卻又好奇與期待戲劇的開

展，然後，劇作者將我們漸漸帶進本劇中心。此安排一方面為讓觀眾了解劇情的

背景，一方面說明了韓府的不自由，作為主角婚姻受阻的前奏。 

《碾玉觀音》的情節，根據劇中人物的思想和感情而發展，每一情節的轉變，

又是基於劇中人的作為與環境平衡的破壞。這些安排和處理，深合於戲劇的理論

原則。作者把突發的事件，先從「預感」中提示給觀眾，再把細微的末節，從四

面八方匯成一股狂流，排山倒海的壓迫劇中人物，走向必然的悲劇結局。 

在「戲劇語言」方面，兩部劇的安排是類同的。兩部作品的語言都相當具有

音樂性、節奏性與詩劇性，亦詩亦文、既文言又白話、既說又唱是姚一葦劇本的

特色。姚一葦特別愛用重疊或重複句法，將中國文字的音樂性和節奏感表現得淋

漓盡致，同時也加強了劇中的各種氛圍情調。 

然而，站在演出的立場上，詩化的台詞，卻是個小小的阻礙。獨白、重複的

台詞，雖可達到音樂性、詩化性、歌劇性…等效果，然而，這樣充滿實驗性、不

具感情、宛如機器的台詞重複，對演出的演員來說，是個很大的挑戰。 

在「戲劇服飾、燈光與音效」運用上，《孫飛虎搶親》劇中最值得一提的，

便是「戲劇服飾」。服飾在本劇中，是代表角色身分的重要符碼。劇中人物在不

斷的服飾換穿和角色轉換的過程中，突顯了其對自身身分和社會界定身分的迷

思。姚一葦的《碾玉觀音》劇本中，出現關於服飾的指示僅有四處，一是象徵著

崔寧被現實生活壓迫著，須將自己理想擱置一邊，埋沒於困頓家計的「工作圍

裙」；二是秀秀和冬梅要回韓府前，換下「平民布衣」，改著「華麗服飾」，代表

 - 150 -



第陸章  結論 

著王府中和私奔後兩種截然不同的生活。三是十三年後，具象著年輕時那浪漫、

天真、樂善好施的秀秀已不復存在的「一身黑服」，四是象徵著身為藝術家的崔

寧，徹底被現實生活擊倒的「衣著襤褸」，服裝的指示，隨著劇情推展，提供了

強化的說明作用。 

而燈光的運用在《孫飛虎搶親》中並無特別突顯，但在《碾玉觀音》的第三

幕，瞎盲的崔寧憑著心中理想，雕出第二座觀音後，燈光全暗，「舞台再明時光

線轉為暗藍色」，這時舞臺上便進入崔寧的幻想世界，他似乎能與夢境中他想望

的秀秀對話，暗藍色光線就是呈現這如夢似幻的效果。 

音效的運用上，不同於「史詩劇場」強調的「疏離效果」，一葦教授運用的

音效設計，具有希望給予觀眾臨場感與促使觀眾進入戲劇氛圍的目的。如：各種

市井「叫賣聲」與「市囂聲此起彼落」，是為了彰顯崔寧和秀秀私奔後，居住在

雜沓市集的居住品質，和深院幽靜的王府是極大的不同；而最富情感變化的是崔

寧的蕭聲，將崔寧的無奈、失落、沮喪與近乎崩潰的悲傷，具體化的呈現，感染

著觀眾。最後一次關於音效的指示，在第三幕崔寧的幻境中，和他對談的秀秀聲，

是透過「錄音機」播出。從錄音機中傳出的聲音，充滿距離感，象徵著似真似幻

的秀秀，固實的存在於崔寧心中，卻是永遠無法接觸到的遙遠。 

 

四、  劇本再創模式典範 
 

姚一葦先生在文章〈碾玉觀音斷想〉裡說： 

 

任何神話、傳說、歷史的事件，甚至前人的作品，都可以成為戲劇題材。…

就像裝酒的瓶子一樣，可以是現成的，但是裡面的酒，必要是自己釀的，…。161 

 

還有在〈大家來實驗〉裡又言： 

 

…所謂劇本的再創造…在於如何地注入自己的思想觀念與哲學。……，故事

可能是舊的，盡人皆知的，作者如何舊瓶裝新酒，賦予新意義、新生命，或者予

以現代化，才是最重要的關鍵。162 

                                                 
161 姚一葦〈碾玉觀音斷想〉《戲劇與人生》，（台北：書林出版公司，1995），頁 72。 
162 姚一葦〈大家來實驗〉《戲劇與人生》，（台北：書林出版公司，1995），頁 108。 

 - 151 -



以《孫飛虎搶親》與《碾玉觀音》為例  

論姚一葦的劇作技巧 

 

這便是他一再嘗試結合古典題材與傳統敘述形式，並注入西洋戲劇原理的觀

念與技巧，作為再創模式的理由。姚一葦教授在新造作品的表現風格與技巧上，

顯示了融匯諸般新舊風格的野心，在內容方面更是翻陳出新，這在在證明了他自

己所謂「用古人的酒瓶，裝的是自釀新酒」的功夫。也如，曾西霸教授所肯定的

改編技巧，從再創者自己的藝術形式之特殊角度，來對未經加工的原始素材進行

觀察，捨棄素材原來具備的形式，重新尋找新的技法與內容，最終再創作品以全

新風貌誕生。 

當姚一葦教授進行創作時，他對藝術品投注的生命正如《碾玉觀音》中的崔

寧： 

 

我要塑造一個人的觀音，而不是神，我們誰都沒有看過神，我們不知道神是

否真的存在過，因此我不願雕成別人雕過的樣子，我要雕一個我所理解的，我曾

經觸摸過的東西，一種我所尊敬，所喜歡的東西，一個理想的東西，一個最美麗

的東西，一個生活在我們中間的東西。
163 

 

這正是一葦教授的創作風範；他不願流俗、盲從，他也不追趕流行、時髦，

他不踏入僵化的桎梏；他要創作的、要呈現的、要表達的，是他心中最真的理念、

最美的感動、是他不吐不快的一口氣。 

因此他在選擇題材上，既小心又嚴謹，一切皆出於他的人格精神和價值取

向。在他看來，一部傑出的藝術品： 

 

不僅提供刺激，還提供思考。不僅是感性的發泄，而且是知性的穎悟。蓋其

故事所表露的只是它的表向層，蘊藏在故事的內在的是人生的意義，是作者的人

生哲學。自作者的人生哲學中，我們不僅感悟到人類的處境問題和自身的難點，

我們還體會出人性的光輝和人之不可侮，從而使我們積極奮發，向前邁進。164 

 

這正是姚一葦作為一個美學家，在創作上的信念和追求。 

 

                                                 
163 姚一葦〈碾玉觀音〉《姚一葦戲劇六種》，（台北：華欣文化公司，1975），頁 206。 
164 姚一葦《美的範疇論》，(台北：台灣開明書局，1978)，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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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即文學的一環」，是姚一葦教授堅持的理念。戲劇的演出是一時的，

而戲劇文學的流傳卻是永恆的。雖然，在一葦教授的晚年，現代劇場已漸漸脫離

文本，當時臺灣的戲劇環境，特別是後現代主義的藝術現象，使他相當憂慮。不

論人們是否贊成他的觀點，他的呼籲是嚴肅且認真的。 

在〈後現代劇場三問〉中，他針對當時世界戲劇和臺灣戲劇的發展狀況說： 

 

今天的劇場被稱為「後現代劇場」（postmodern theatre）已成為世界性潮

流，我們此間亦不能例外。事實上我們的文化跟著西方動向，亦步亦趨，就如巴

黎的時裝一樣，沒有人能夠抗拒。所以此間的前衛劇場藝術家早已將這塊招牌，

敲得震天價響。165 

 

他認為，後現代劇場取消了劇本，甚至不再重視觀眾，對歷史流傳下來的戲

劇，加以撕裂、搗碎與肢解，其目的只在製造一些點子，或說賣相，對於此種粗

糙的藝術進化，他有說不出的憂心。而對於後現代任何文化活動，都被商品化、

工業化，不再深刻蘊藉，取而代之的是一目了然，且是隨意拼貼的碎片，他不僅

充滿疑慮，也無法認同。 

然而，當消極的人們感嘆文學已死時，一葦教授仍高舉老矛，大聲聲明：「文

學是不會死亡的！」在他充滿信心的呼喊下，筆者相信，重視文本的訴求，在不

遠的將來，必定能再度重現在舞台下。 

如何在不為變而變、新而新的前提下，擺落思考模式既成的惰性，賦予傳統

元素以現代意義，創造當代的文化特色，是姚一葦先生劇作再創改寫最大的成

就。藉此，也為未來每一個現代文學家，在對傳統文藝作品進行繼承與賦予重生

時，提供努力的典範與方向。 

 

 

 

 

 

 

 

                                                 
165 姚一葦〈後現代劇場三問〉《戲劇與人生》，(台北：書林出版公司，1995)，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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